[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emf] 
[image: image4.jpg]












文革迫害狂的下场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原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营业部职员张警心，修炼法轮功两三个月，一身病就不翼而飞。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被迫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工作单位；被劫持到洗脑迫害，随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加期半年。下面摘选部分她曾经遭受的迫害经历。


我叫张警心，48岁，金融大专毕业，原在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营业部信贷管理处工作，现在云南鑫煌投资公司工作。自小体弱多病，手脚冰凉、贫血，二十多岁以后患有小叶增生、低血压、咽呷炎、胃病，是单位有名的药罐子。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炼功的第一天，十多年的胃病就不疼了，以后再也没犯过。


我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三年半，时间从2004年10月27日～2008年4月24日。其间所经历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


刚到劳教所的二十多天，每天我都被一群邪悟了的原法轮功学员轮番围攻，她们嘴里骂着师父，还说出一些极其下流恶毒的话，对这种恶毒的人身攻击，其间参与的管教有苏中菊、张云萍、郑天琪等。


2005年春为反迫害，我拒不做劳教所奴役劳动，被劳教所三大队队长白锡勤监禁在监室内不得出入达一个月之久，大小便均在室内，之后被非法延期一个半月；为抗议劳教所播放污蔑法轮功录像毒害世人，又被非法延期一个月。此外，劳教所又以考核不合格为由，非法延期数月。我在劳教所共延期六个多月。


在云南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我被迫拣过白云豆、饼干，穿水晶珠子、剪裤线头、绣花，受尽折磨。劳教所还利用夹控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在劳教所的每一天，均24小时被夹控监视。每晚都是开着灯睡觉。


劳教所用减少奴役任务、减期等为诱饵，又以加期相威胁，把禁止法轮功学员相互说话，甚至是相互间的一个友善的眼神等正常的人身自由加以剥夺，通过对夹控诱骗和威胁等手段，达到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目的。一次，我无意中和另一名同修在一个桌上吃早点，两夹控均被加期。更有甚者我写家信也要遭到夹控的粗暴干涉，向恶警汇报、抢笔。有一次一大队夏副队长听夹控汇报说我在写信，竟命令夹控把我写给家里的信拿给她看，遭到我严词拒绝后，又让一个年轻的警察以关心我为由来要信看。我告诉她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不能助长你的这种犯罪行为。


2005年中秋节前，劳教所一大队夏副队长以出去散散心为名，将我送去昆明市海硬附近昆明鑫安会务中心野蛮进行人身摧残迫害。当时我坚决不去，她就要叫人来把我强行拖上车。我对她说，我的家人只知道我在劳教所，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必须要当我的面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否则我不去。她照办了。


到了鑫安会务中心的一幢特别的楼房，楼房中布满了保安，真的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来人先是极其伪善地与我握手谈话，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了健康，特别是从小手脚冰凉、血压很低，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后来跟一位称是省政法委处长、后来知他叫邵志敏（音）的也是这样说的。


我在鑫安会务中心住的标间，除邵志敏找谈话和被逼下一楼房间进行摧残外，此房间只开过两次窗子。一次是一个恶警高声叫喊:“开开窗透透气”就听“哗”的一声，窗子和厚重的窗帘就都拉开了，让我们听一个学员转化后他们的鼓掌声。另一次是一位男同修拒不转化，恶警大声的宣读对他的逮捕令，让我们看到他戴着手铐被恶警押着离开。然后窗子和窗帘就又都拉上了。


几天后看到我不转化，我住的这个标间就被贴满了极其恐怖的、血迹飞溅的、死人惨死时的画报，恐惧笼罩了整个房间。当晚我便将这些画报撕去了大部份。第二天的一大早即遭到三个女人（一个姓王、另一个不知道姓什么、劳教所警察张云萍）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她们拿来了许多张打印好的师父的照片，一本信签纸，将笔用透明胶带纸绑在我的右手上，将我夹在一张椅子和桌子之间坐着，一个按住我的头，一个扭住我的左手，另一个强拉着我的右手在师父的法像上乱涂乱画，嘴里说着极其肮脏下流的话，极尽污辱、猥亵之能事。之后，她们又拿来信签纸，以同样的方式写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写完一张，又写一张，累了她们就休息一会接着再干。再把写好的贴到墙上，贴得满墙都是。乘她们吃饭时，我将墙上贴的都撕去了。姓王的扬言撕去一张罚写二百张。姓王的还揪住我的头发，企图再次把师父的法像塞在我的脚下、屁股下，我顺势坐在了地上，姓王的厉声说，你相不相信，我从地上将你拎起来再摔在地上你的脊椎骨就得断。我闭着眼不听她们的叫骂，姓王的就说要拿胶带来把我的眼皮贴在脑门上。这样的迫害连续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12点左右）。最令人恶心的是，参与迫害我的这些邪恶之徒还说是为我好。


这样的迫害连续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12点）。我绝食绝水抵制迫害。与我住在一起的警察杨凤仙对我说：是我把你带来的，我就有责任把你带回去。我出劳教所后听家人说，这期间他们曾向劳教所打过电话。


之后我找到云南省政法委的处长邵志敏（音），当我向他揭露这惨无人道的迫害时，他若无其事的看着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和手，假惺惺地问我，她们打你了吗？并无耻的拿出一份假经文来企图欺骗我。我看出了他们的不善和虚伪，不看也不听，可他却读了一段，然后把它硬放在我的眼前，要叫我看。之后对我说，你有精神病吗？如果你家里人同意，我们就送你到精神病院。在我离开他时，他阴毒地问我：“你怕死吗？”谈话中他还说这幢楼的房间中均安装有秘密监控系统。此次陪同我住在一起的警察叫杨凤仙。杨凤仙在后几天曾对我单独说明：是她带我来的，她有责任要把我带回去。


我没有被他们转化，于2005年中秋节后回到云南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为避免此事在劳教学员中曝光，劳教所把我关在了三大队的一个监室里约半年之久，房间门上的玻璃都用报纸糊住。我的手腕被她们迫害得两三个月都还疼痛不止。几天后我将在昆明鑫安会务中心的迫害经历详细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严肃查处此违法犯罪行为，但至今毫无消息。包括我刚到劳教所，于2004年12月24日写给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劳教《复议申请》；2005年1月8日写给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信，要求严肃查处相关人员对我的违法犯罪行为，均毫无结果。


回劳教所后我才从张云萍与苏中菊的谈话中得知，张云萍在干此罪恶时曾请示了苏中菊。而苏中菊作为一名执法人员，难道不知道此系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吗？在劳教所的转化班上，她明知我一家老小无人照管，却还要拿着我四岁多孩子给我画的画，污蔑我不要家、不要孩子，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其伪善迷惑了不少学员，与其手下张云萍、郑天琪、李琼云等人犯下了破坏法轮佛法及其修炼者的重罪。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我即将出所的前两个月，一次我向我所在的一大队副队长赵微说我曾遭到过暴力对待，她立即说：“我知道这事，你知道吗，之后他们（指邵志敏一伙）又来劳教所要转化你，但被我们叫回去了，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想她所说的她知道这件事，一定是我写给检察院的信，她们看到了。


经过这几多的磨难，母亲精神受到极度的摧残，时常对我恶言恶语，甚至拳脚相加，在2004年10月邪党恶徒绑架我时和弟弟一起无知的配合恶人，将我幼小的孩子从幼儿园接走，还向幼儿园掩盖说我去出差了。我的丈夫被邪恶的谎言和假相所毒害，曾提出与我离婚，常阻止我学法炼功，于2003年10月4日车祸身亡。


2007年的一天，国保大队队长练学腾和另一名不知姓名的男子（在洗脑班上见过），还有两名富春居委会的人员住到劳教所约四、五天，对我进行转化。我拒不转化，那个不知姓名的男子说，不转化就去水牢里。


2011年7月我再次被街道办事处不法人员骚扰。7月28日我母亲被昆明五华区政府大观街道办事处叫去，拿来一份已打印好的保证书逼迫我签字，被我严词拒绝了。之后办事处人员又骚扰过我母亲两次。我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大观办事处，要求严肃查处此破坏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违法犯罪者，但至今无结果。


回忆这些迫害经历，哪一件不是中共邪党“假、恶、斗”的体现？哪一件不罪恶累累？然而这种种令人发指的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罪恶，在中国大地又何止我一例呢？那些打死、打残、打伤法轮大法弟子的凶手，必将受到天理和人间法律的正义审判。 ��

















原工商银行昆明分行职员张警心遭迫害经历（节选）

















■出席记者会的玛雅4长老之一 Hunbatzmen 老人说桌子上就是13颗水晶头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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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时时取来照照，可以得到许多启迪，成为人们做出重大抉择的宝贵借鉴。文革已成历史，作为镜子，文革予人以太多的教训，而其中文革迫害狂的下场更是深具现实意义。现在权且列举数例如下：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中共当局，以执行公务的名义，肆意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如吴晗和孙维世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


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











分脆弱。一九七七


年五月十八日，当


他接到北京市公安


局第二天要召开“批


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一言不发。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了。


北京公安局干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局更换领导。遂根据《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将北京公安局在“军管会”时期留下的手上沾满鲜血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被送往各自的部队以后，部队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枪决地点在偏僻的云南，对死者的家属宣布：因公殉职。


北京公检法系统看守员或审讯员























与追查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同一时间，北京当局又在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因迫害而手上沾满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中共高级官员赴刑场亲自监场。


北京公安系统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宣布：因公殉职。


善劝迫害法轮功的人


以上所举事例实在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也能给那些当今迫害法轮功的人们，敲响声声警钟。


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如果你觉得迫害法轮功可以换取政治资本与金钱美女，请你思量一下刘传新的下场；如果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为国家执行公务履行职责，请思量一下那些被秘密处决的七百九十三名公安干部和十七名公检法执法人员；如果你觉得迫害法轮功可以使你耀武扬威高人一等，就请思量一下文革红卫兵头目们的漫长的刑期。


 




















